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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叔真想把最后的心愿托付给波亚！
安叔看了一眼跟他一起奔跑着的波亚，

情不自禁地叫道：“波亚！”波亚回应着：“安
叔，怎么了？”安叔气喘吁吁地说：“波亚，我要
告诉你一件事，安叔我，有心脏病……”
波亚一听，急忙说：“那怎么办？我们停下

来吧！”安叔说：“不，还是快跑吧，反
正快到了！”“安叔，你要紧吗？”波亚
问。“我想，我不久就会死的……”安
叔抹了抹眼睛。“不会的，安叔！”波
亚说。“如果我不太行了，你会带着
我走吗？”安叔问。波亚想阻止安叔：
“安叔，你别……”

不等波亚说完，安叔又问：“如
果走到一半我不行了，你会带着我
继续走吗？”波亚看了一眼安叔：“安
叔，你别瞎说了，没有如果的，只有
后果和结果。”安叔追问：“那后果和
结果是什么？”波亚大声回答：“我会
做到你要我做的事情！”听到波亚这
样的回答，安叔仿佛得到了力量似
的，他一下子跑到前面去了。“安叔！”波亚跟
上一步，把自己的一只手伸向安叔。安叔也伸
出手来。两人把手握在了一起。
波亚和安叔手拉着手一路奔跑，回到了旅

馆的房间。安叔一下子瘫倒在了床上。“我难受
啊！”安叔脸色发白，他跟波亚说。波亚问安叔：
“还是心脏难受吗？”安叔点了点头，把手捂在
心口说：“这里又闷又痛，喘不过气来。”
波亚着急地说：“那我们去医院吧！”安叔

摇了摇头：“我们现在很危险，哪里也不能去
了，不出门，警察都会很快找到我们，不要说
走出去了。”
安叔忽然用拳头敲了敲胸口，好一会儿，

他像作出了决定。
安叔问波亚：“你为什么不跟警察走呢？

你爸爸妈妈在找你呢，他们一定很着急的！我
想，过一会儿，你就出门去找警察，让他们送
你回家去！别再耽搁时间了！”波亚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波亚给安叔倒了杯水，看着他服下
了两颗药丸。
波亚走到窗前。窗外，正好有一群鸽子

“扑啦啦”地飞过，还留下一串长长的哨音。波
亚随着鸽子把眼光投到很远，他看见两朵白

云正在变化着模样，一朵变成了爸爸的脸，一
朵变成了妈妈的脸。爸爸和妈妈朝他飘了过
来，他们看着他，可是脸上没有微笑，他们都
紧蹙着眉头，显得焦急不安。
波亚心里一酸，眼里泛起了泪花。波亚不

想让爸爸妈妈这么为他着急，他想爸爸妈妈
一定是搀扶着走进警署去报警的，他们肯定

害怕极了，害怕他会出事，害怕他会
发生意外，因为他们不会想到他胆子
竟会那么大，会逃课，还会离家出走。
这样想着，波亚觉得自己很对不起爸
爸妈妈。他想，他应该回家了。他抬起
手来，向天上的白云挥啊挥啊，可一
眨眼，那两朵白云已经飘走了。

波亚回过身来，却见安叔整个身
子佝偻成了一团。波亚连忙走过去，
发现安叔正在哭泣，大概是不想让他
听见，他把握紧的拳头抵住了嘴巴。
“安叔，你在哭吗？”波亚紧张地

问道。这么一问，安叔索性放声哭了
出来。安叔一边哭，一边说：“我没有
希望了，我好绝望啊！我看不到女儿

了！”波亚安慰说：“安叔，别着急，会有希望
的！”安叔用手敲着胸口说：“我这心碎的，捧
出来跟饺子馅似的！”
波亚边帮着安叔揉胸口，边说：“我的好

朋友扣子说过，即使有人打碎了你的心，总还
是有人愿意修补好它！”安叔哽咽着说：“连女
儿也不想见我，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
意思？”波亚说：“安叔，你别这么想哦！”
安叔说：“我就这么想的，既然女儿不要

我了，那我现在就死吧！”波亚去堵他的嘴，
“安叔，你怎么可以说死呢！”

安叔问道：“你见到我死会害怕吗？”波亚
点着头说：“会的，我会害怕的！”安叔说：“那
你还不快走，快回到你爸爸妈妈身边去！”
波亚摇着头说：“那你怎么办呢？”安叔差

点又吼起来：“你就别管了！快走吧！”波亚又
给安叔倒了杯水，然后慢慢地背起书包，慢慢
地向门口走去。波亚在门口站定，回头看了安
叔一眼，随后旋转门把手。“波亚，”只听安叔
叫住了他，“波亚……”安叔心里矛盾极了，他
既想让波亚早点回家，与爸爸妈妈相聚，但又
舍不得他走。
听见安叔的叫唤，波亚停住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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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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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病后第一次出外参与公众活动，
不敢逗留过久，看完五千米比赛就退场出来
了。回医院的车上，我问汪泉累不累？“不累！”
她兴冲冲地说，声音里仍透着观赛时的兴奋，
“虽然未能亲眼目睹飞人刘翔有些遗憾，但李
飞的全力拼搏，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几个月
前，与死神抗争时我也曾几次陷入绝望，觉得
自己要告别这个世界了，想不到竟挺过来了，
今天还能上鸟巢来观看这精彩的大赛！”
人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自己

不能对自己丧失信心。最后胜利真的就孕育
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将近一年的求医
问药已近尾声，我们即将离开这里，发现不仅
带回去的行李比来时要多得多，而且还有许
多铭心刻骨的感人记忆和今生享用不尽的宝
贵精神财富。
从鸟巢回来当天，在医生办公室，小周医

生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事先打印好的出院诊断
书交给我们。“你们在我们这里住了将近三百
天，明天就要回杭州了，时间不算长，也不算
短，但治疗的难度却不小。现在这些都已经过
去了，汪泉有今天的结果还是让大家高兴的，
但出院后仍不能掉以轻心，应注意的事项统
统写在上面，你们回去一定要好好看看，照着
上面规定的做，千万不能马虎了！”
下午，阿凤和小崔从包头赶来北京为我

们送行，同时也为我们处理一些来不及处理
的善后事宜，诸如退还租房等等。告别北京
前，环妹为大家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为汪泉
炒了几个她爱吃的菜：红烧泥鳅、清炖老鸭和
西红柿豆腐汤。饭后，全家人都来到汪泉病
房，热热闹闹地陪她说笑了一阵，在欢愉的气
氛中度过了最后的北京之夜。
回住处时，我独自一人特意绕道去医院

前面星期八小公园。这里是我天天练习走路
的地方，留下了许多汗水和泪水相伴的辛酸
记忆。明天，我就要离开了，也许我这有生之
年永远不会再来，心里忽然涌上某种留恋。蹀

躞湖畔，夜风吹送来阵阵丁
香花的芬芳，脑海里浮现起
一年前在库布其沙漠最初获
知汪泉住院时的惶惶不安，
想起她出生被弃和我们生活
在一起到这次治病的经历，

从初始配型上阳泉寻亲失败，台湾供者的儿
子往生到乙肝病毒携带者究竟要还是不要，
光供者问题就一波三折，然后是移植后第一
次病危，医生在无计可施情况下想出了没有
办法的办法，再到第二次病危一百万巨额医
药费的困扰，后续治疗中肺部和颅内大面积
多处真菌感染，但由于供者造血干细胞质量
高，使医生得以避免治疗上排异和感染同时
作战的棘手局面。一环扣一环，跌宕起伏，险
象环生，只要其中某个环节出问题，便导致功
亏一篑前功尽弃的可怕结果。所幸汪泉最后
都能绝处逢生，化险为夷，一关关闯了过来。
那时，我们曾担心过家破人亡，如今，人还在，
家未破，三个人又能全须全尾地一起回杭州，
达到了来北京求医问药的预期目的。这原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自然多方面，但归结起来却
是一个字———爱！
离开北京那天，春意盎然，天气晴好。车

窗外飞驰过连绵不断的峰峦般矗立的高楼大
厦。记得去年深秋我们来时，瓢泼大雨有如铺
天遮地的忧愁，蒙眬了我们的眼睛，心上压着
山样巨石。今朝回去，车上欢声笑语，三个人
心情全然不同往昔。在北京站旁边的入口处
等候了一会证件，检验过后，车就直接开到站
台上。这是晓宁夫妇和铁矛他们与来时接站
一样，事先向有关部门报请登记了车牌车号。
那随身带回杭州的行李，大大小小有二十件
之多。幸亏事先请了几位军人帮忙，七手八脚
帮助送上车，把整个包厢都塞得满满的。
列车一声长鸣，缓缓启动。望着站在月台

上正朝自己挥手的这些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
从前的学生，望着这一张张亲切熟悉的军人
面孔，我发现汪泉的眼圈红了，我自己的喉头
也一阵紧似一阵抽搐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列车渐渐加速，窗外送别的人已看不见

了。车过东便门城楼时，我突然发觉自己眼眶
已噙满泪水，连忙用袖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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